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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

劍與魔法的世界。

這是一個沒有發生大的動亂，少有的短暫而和平的時代。

即使穿著可疑的布偶裝也只是會被路人好奇的看上幾眼。

◆開幕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穿著怪異白兔造型衣裝的男人倒在暗之森的入口，作為偶然發現了那個

男人的野獸，你卻不敢輕易吃掉這一從天上掉下來的美食。

因為你注意到了，那看似可愛的白兔服裝似乎附著了某種詛咒、無法簡單的從男人身上剝離。

好不容易清醒過來的男人自稱是『夏爾』，他向面前的野獸——也就是你提出了一個『交易』

「如果你能讓我從這套衣服裡解放的話，我就這樣讓你吃掉也不是不行。」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野獸設定

生活在暗之森的野獸。

幫助夏爾變回人類。

◆初始預言

請從以下兩個之中選擇一個獲得。

<預言：夏爾這次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安眠。>
<預言：出現在那裡的，毫無疑問地確實是人類。>

◆登場人物

夏爾

穿著白兔造型服裝的謎之男性。那套衣服摸起來帶有蓬鬆而高級的手感。

雖然活著歷經人類不該有的年歲長度，但本質毫無疑問是個人類。

也就是說，他確實擁有你所想要的『真正的靈魂』。

◆夏爾的禁忌

『否定夏爾作為人類的身份』

禁忌預言：他露出了深深受到傷害的表情，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劇本情報

背景

夏爾是在久遠的過去被バトージョ（アラクネ亞種，外型像是巨大蠶蛾的野獸。)穿上其吐出絲線

做成的服裝的人。

因此他不會受傷，不會變老，也不會死亡。



但此刻的他其實是處於一種半調子的狀態。

バトージョ焚燒了夏爾曾居住的村莊裡所有人的靈魂，舉行了某種儀式。

其目的是讓夏爾變成野獸，這樣就能和他永遠在一起。

但是，由於夏爾在儀式中途逃脫，導致他也停留在被絲線纏成繭的中間狀態。

バトージョ一直在等夏爾羽化成野獸，只要焚燒夏爾本人的生命，儀式就能完成了。

但是，バトージョ在等待夏爾的過程中，漫長的時間也隨之過去了。在此期間沒有人再次來到

這個被燒毀的廢棄村落，也就是說，バトージョ沒有機會去吃到人的靈魂，變得非常衰弱。

另一方面，夏爾在逃跑時不慎落入了銜尾蛇的水流中，這導致他幾乎沒有人類時代的記憶，只

是一直在漫無目的地的旅行。

不知道自己來自何處、要去哪裡，只憑著自己曾經是人類的模糊記憶，尋找著可能變回人類的

方法…喪失的記憶加上穿著一身奇裝異服，根本不可能順利進行。

於是，他抱著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來到了暗之森，然後與野獸相遇了。

試煉機會
本模組預訂了五次的試煉，達成檢定也會相對較多一些。

場景1『倒下的兔子』
概要：野獸和夏爾相遇

舞臺：領地附近的迴廊（暗之森）

位於世界某處的暗之森，地圖上沒有標記的入口、那其名為『迴廊』。所在之處不受常識和地域

限制，森林的枝幹中，破碎的鏡子裡，閃爍的繁星之間，在水底，在洞穴，存在於世界各地。即

使住在暗之森，也不是就能摸清其中所有的一切。

當然也有熟悉的迴廊。因為野獸是種必定會與人類產生聯繫的生物，所以有一兩條熟悉的通

道也很正常不過。

那天，你發現有人倒在熟悉的迴廊附近。長得很奇怪卻散發著美味的氣味。擁有人類靈魂的存

在打扮成一隻白兔的模樣，繫在身後的尾巴，頭上戴著模仿動物的耳朵，用兩腳走路，像是人

類間所稱的扮裝。

若野獸進行『出聲呼喚』等等舉動的話就會醒過來。即使做出帶有危險性的行動也不會表露
出畏懼或反抗，只是悠悠哉哉的回應向野獸打招呼。
如果不主動干涉而只是在一旁觀望的話，過一會也會自己醒來。

「呼啊……早安啊，是你叫醒我的嗎？」

「我叫夏爾。兔子的夏爾。請多指教啦、你的名字是？」

「那個啊…請問一下，你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野獸吧？」

（肯定）

「喔喔、那你想要吃我嗎？」

「如果你能幫我從這件衣服裡解放出來，那我就這樣讓你吃掉也可以喔。」

（否定）

「嗯？真的嗎？但你既然在這個暗之森這麼泰然自若，那肯定也是個很厲害的人吧？」



「如果你能幫我一把、幫我從這件衣服裡解放出來的話，那我什麼都願意做喔。怎麼樣？」

如果野獸接受了夏爾的提議，他會高興地跳了起來。那模樣與其說是兔子，不如說是小孩。

「謝謝！謝謝！」

然後突然四肢脫力地跌坐在地上。

同時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來。

「說來不怕你笑，我是因為餓過頭了才會不小心倒在這裡。現在很窮……必須先去掙點旅費，

希望你能幫我一把。」

如果野獸同意的話，確認初始預言，進入場景2。

◆初始預言
請從以下兩個之中選擇一個獲得。

<預言：夏爾這次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安眠。>
<預言：出現在那裡的，毫無疑問地確實是人類。>

場景2《兔子的旅程》
概要：夏爾和野獸在街頭賣藝賺取路費

舞台：人類生活的城鎮

穿過迴廊和森林，你們來到了人類生活的城鎮。街道上熱鬧非凡，走在路上的人們臉上都帶著

愉快和開朗的笑容。

意氣風發的夏爾把帽子摘下來朝上放在路邊，然後不知到從哪掏出了一個球，就這麼玩起了

雜耍。

「大家好～我叫做夏爾，請多關照～！」

然而只不過才剛打完招呼，拋在空中的球就不受控制地飛到了別的方向。

本來有點駐足之意的幾個路人也因為這說不上是熟練的癟腳表演而離開了。

就如你所見，他的雜耍技術哪怕恭維也說不上好。

「救救我……」

兔子的眼睛可憐兮兮地看向野獸。要是這裡不出手的話，路費什麽的根本賺不到吧。

考驗：讓街頭表演更精彩

權能：【狡猾】

難度：1

波亂預言

＜預言：身份敗露，被人們追捕。＞

＜預言：你覺得路過的人們看起來很好吃。＞

＜預言：在街道上迷路，和身邊的人走散了。＞



在野獸的幫助下，街頭表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夏爾小心翼翼地抱著用好不容易賺來的錢買到的麵包，你們穿行在日落歸家的人群中，最後

來到了河邊──這個時間通常不會有人來，而且視野又很好。

「呀～今天真是太感謝了！還是第一次表演得這麼順利。」

「好久沒吃到像樣的飯了。你要吃哪個？因為你是今天的大功臣，所以讓你先選哦！……不過

，要是能把那個包著核桃的留下來……」

「啊、說起來你會吃麵包嗎？抱歉抱歉，我有點太興奮了，沒考慮到這點。」

「除了麵包外，和別人一起吃飯也感覺是非常久違的事情了。搞不好是第一次也說不定。」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沒有和你坦白。」

「我...沒有記憶。在成為這副模樣前的記憶幾乎沒有了，只模糊地確定我應該本來是個人類這

件事。回過神來時，我已經是這副樣子倒在河邊了，也許是從上游漂過來的。在那之前的事情

我記不起來。」

「嗯，好像見到了什麼非常美麗的東西......但又很可怕......醒來時有股強烈的失落感。」

「就是這樣。連自己從哪裡來都不知道。所以能說上線索的東西根本沒有。抱歉沒說。」

「即便如此，你還願意陪我一起找嗎？」

「...謝謝你。」

對話結束後，進入場景3。

場景3「童話裡的兔子」
概要：與老爺爺對話，了解有關兔子的童話

舞台：人類居住的小鎮

在野獸和夏爾結束談話時，太陽也早已落入了地平線下。由於這條河偏離主幹街道，人流並不

多，但在這片寂靜中也讓從附近民房中散發出的晚餐香氣和人們的融洽話語更加清晰。

這時，有道身影走向了你們，那是位拄著拐杖的老爺。

他揚起垂垂老矣的頭，用那雙紅色的眼睛注視著夏爾。

老爺爺：

「真讓人懷念的打扮，簡直就像湖中的兔子一樣」

「嗯，那是什麼來著……你們應該也聽過吧、那個被變成兔子的男人的童話？」

這個老爺爺似乎知道什麼和夏爾有關的故事。然而，或許是因為年紀很大了，他的記憶和敘述

都有些曖昧模糊，不太容易理解。

如果想要推測童話中講述的地方，就勢必要向老爺爺詢問童話的細節才行。

調查試煉：追溯老爺爺的記憶
權能：【叡智】
難度：2
波亂預言
〈預言：夏爾的旅行持續了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預言：夏爾突然對野獸感到極度恐懼〉
〈預言：你與鹿角兔有著某種宿命的聯繫〉

情報：

『必要情報：＜湖中的兔子＞似乎是西邊某個村莊的一個童話。

故事內容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男人和美麗的少女即將結為連理，為此他感到非常幸福。

然而在婚禮舉行的夜晚，他無意看到湖中倒映的少女，驚覺『她』其實是某種野獸的擬似餌。

男子當場嚇得落荒而逃，但當他回過神來時，發現自己早已經變成了一隻兔子』。

『必要情報：確實在西邊有一座大湖，在附近也一直都有名為＜鹿角兔＞這種野獸的目擊報

告。附近可能存在迴廊，失踪或者意識到時發現自己身在陌生的森林裡等等類似傳聞不斷傳

來。』

在一定程度的交談後，老爺爺的女兒來接他回家，兩人一起離開了。

據那位女兒的說法，老爺爺有時候會突然消失，好一段時間都不會回來。

能看出他們是親子的紅色眼睛帶著一絲歉意，夏爾對他們表示謝意，氛圍稍微緩和了一些。

他對於這麼快就找到新的線索感到非常高興。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你的推論聽起來非常合理啊！！」

「但、妻子啊……嗯，銀色絲線的……不是，還是不行，想不起來。但我確實有種從某個東西身

邊逃離的印象。」

「不過，明明直到剛剛還毫無頭緒，現在這麼快就掌握了線索！你難道是什麼能夠招來好運的

存在嗎？」

為了尋找＜鹿角兔＞而前往下一個場景。

場景4「兎に角も（無論如何）」
概要：向鹿角兔打聽

舞台：寧靜的湖畔、鹿角兔的地盤（暗之森）

大湖被濃霧所籠罩。雖然太陽已經升起了一段時間，卻僅僅能稀稀疏疏地穿透。你們在連身旁

的人的臉也看不清楚的視野中小心翼翼地前進。

突然，一個身影出現在前方。

那個身影好像也察覺到了你們的氣息，開始靠近。

乍看之下像是個男性。但對於同為野獸的你來說一眼就能看出那不是人類、而是某種擬似餌。

大概本體的野獸就在附近吧。

男性模樣的擬似餌

「我早就想你們遲早會來。」

「不需要這麼戒備，你們來是有事想問我的，對吧？」

「跟著我來。我想面對面談。」

為了不讓他的背影在視野裡消失，你們追著他離開大湖，進入森林。



走了一小段路後，視野仍然是一片白茫茫。顯然你們已經穿過迴廊，進入了暗之森。

然後──就在眼前，有個巨大的白色毛球。

直徑約5米的毛球緩緩地將臉轉向你們的方向。雖然說是臉，但只能看到微微露出的鼻子還有

從毛裡伸出的耳朵和角。被過長的毛髮遮蓋，別說表情，連眼睛都無法看到。

鹿角兔。名為＜野獸＞的存在，就是這麼一個巨大的白毛球。

夏爾在野獸的旁邊一臉驚愕。

鹿角兔（安吉拉）

「特地讓你們跑了一趟，去外面對我來說有點麻煩。」

「那麼，你想知道什麼？」

夏爾

「嗯，那個...你這樣、還能看到前面嗎？」

安吉拉

「嗯？你問的第一個問題居然是這個？」

「是啊......老實說、毛太長了讓視野很差，說實在有點困擾」

「嗯，剛好也是個讓人幫忙的好時機。在回答你的問題前，能不能請你幫我理個毛呢？單憑擬

似餌可難以應付。我正為此感到困擾呢。」

「嗯？難道你以為可以不付出代價盡拿好處嗎？」

夏爾

「抱、抱歉......」

試煉：幫助鹿角兔安吉拉理毛

權能：【狡猾】【慈愛】

難度：1

波亂預言

〈預言：知道了不該知道的事情〉

〈預言：激怒了鹿角兔〉

〈預言：和那雙赤色的眼睛對上了，引來了不幸〉

當野獸費盡力氣完成了毛髮修剪後，鹿角兔安吉拉看起來縮小了兩倍。長長的耳朵和明亮的

紅色眼睛變得清晰可見，重新恢復成兔子的模樣。

擬似餌的男性拍拍安吉拉的頭跟身體拂去亂毛，紅色的眼睛閃閃發光，即使那只是種對本體

的照護，也帶有一些溫馨可愛的味道。

鹿角兔安吉拉

「謝謝，感覺清爽多了」

「那麼按照先前的約定，我會回答你的問題...雖然差不多已經猜到了，所以我直接說結論。」

「將夏爾先生變成這副模樣的野獸就在湖的對岸。湖邊有很多迴廊。想去她所在的地方，只需

跳進湖面上倒映著的滿月就行了。到那裡你們就會明白一切。」

「只要處理掉她，你就能脫掉那件衣服了。」

「你是想問這個吧？今夜正好就是滿月。趕緊去吧」



夏爾

「等等！我和那個她到底發生了什麼！？」

安吉拉

「你既然什麼都不記得，那就維持這樣最好了。」

「好了，去吧。要在月亮升起來之前去到那裏。」

「她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夏爾先生也是，如果還想變回人類的話就抓緊吧。」

「現在的你，已經是個繭了。」

說到這裡，安吉拉把他和野獸半強迫地趕離黑暗之森。安吉拉的擬似餌雖然在回程時替你們

指路，但似乎並不願意對你們多透露什麼。在將你們帶到隱約可見大湖的位置後，他向你們揮

了揮手充作告別就回去了。

穿過森林後，今早的霧已經完全消散，湖間風光盡收眼底。在藍色的水底反射著破碎的光，隱

約可見對岸建築物的輪廓。

場景5「兔子的鄉愁」
概要：野獸安慰傷心的夏爾

舞台：湖畔的寧靜草原

抵達建築物後，你們可以看出那像是個朝向湖泊建造的石製祭壇。然而由於風化和生苔，除了

大略的輪廓外已經有些難以辨認。

周圍的樹木開闊，沒有高大的樹木，草木叢生的地方留下了些許建築基座和籬笆的殘骸。

這裡或許曾經有過一個村莊。

夏爾或許在思考安吉拉的話，有些心不在焉。就在他的眼底映入這片只能被稱為荒原的地方

後，突然瞪大了眼瞳、緩緩地低下了頭。

夏爾

「我好像、認識這裡。」

「雖然什麼都不記得，但有股好懷念的感覺。」

「原來，已經過去了那麼久啊......」
「這裡已經沒有任何東西了，沒有任何人，什麼都沒有留下了...」

夏爾無力的坐在地上，仰望著天空。

雖然從表情看起來像是快要哭出來一樣，但他的臉頰上卻沒有任何東西。就算碰觸，也仍然只

能體會到沒有溫度的滑順手感。不知道是陽光還是湖水的反射，使得它看起來像是在哭泣一

樣。

然而，如果野獸能夠看穿使其生死變的曖昧的着裝，將被包裹其中的夏爾其視為人類。

如果能夠看到他的心靈。那麼也能理解到那顆心早已經在時間的磨耗下變得傷痕累累，唯一

能夠安慰他的，只有此時還在他身旁的野獸。

試練：安慰夏爾

権能：【慈愛】

難度：1



波亂預言

〈預言：你的言語深深傷害了夏爾〉

〈預言：夏爾的靈魂出現了疵，逐漸變的不再是人類〉

〈預言：你的話語沒能傳達出去〉

在野獸的安慰下，夏爾終於振作起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一直沮喪下去，只能向前看。

夏爾

「很高興陪在我身邊的你。」

「讓你擔心了，我已經沒事了！」

「謝謝你。」

太陽下山，月亮漸漸升起。

距離直面和夏爾帶有因緣的野獸，只剩下一點點的時間了。

場景5.5「插曲」
接下來，野獸將要面臨最後的考驗。

請確認持有的預言，討論想如何實現預言等。

即時能夠使用的元素在這裡呈現，想要在故事結尾使用的元素，請由PL和GM共同協商計劃。

對於目前無法確定的預言，可以稍後再討論，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再次與PL確認，通過傳說或歌劇是否可能消除或覆蓋預言，這一點也需要澄清。

同時，在這裡確認一下，你們想要怎麼處理夏爾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是希望他恢復成人類，還是有其他期望，像是想要他一直陪伴在身邊，都是可以的。

對於野獸來說，實現這樣的願望也並非不可能，當然，這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場景6「兔子與銀髮少女」
概要：與元凶バトージョ交戰

舞台：暗之森的花海

月亮升起的時間到了，湖面上泛起的波紋也映著月光。

枝葉晃動的聲音和夜行動物發出的鳴叫都停止了。一片寂靜籠罩。

你能感覺到前方和某個地方聯繫在一起。

邁出腳步，你和夏爾就像被湖面上的月光吞噬了一樣。

再次睜開眼睛，截然不同的安詳景象映入眼簾，五彩繽紛的花朵盛開，點綴著不足以遮掩視野

的些許低矮的灌木。遠處的天空雖然還是夜晚，你們所處的地方卻陽光明媚，溫暖宜人。

在柔軟的草地上，一只巨大的生物和一位美麗的女性如同相互依偎一般地躺在一起。

在陽光的照拂下，那只生物覆蓋著毛髮的軀體上有著兩對翅膀，六只腳中的一些纏繞著白色

的絲線。觸角下的大眼睛呈琥珀色，看起來有些混濁的，其他部分都是無暇的白色，但同樣也

沾染著泥土或生長著苔蘚。

這只野獸──バトージョ，看起來相當虛弱。

夏爾

「你還活著？」



剛說完這句話，バトージョ微微顫動了一下，銀髮的女性睜開了雙眼。

這位女性當然是疑似餌，與本體不同，她的身軀保持了良好的狀態。如同月光般閃爍的銀色長

髮，身穿與髮色相同的禮服，雖然面色蒼白，但絲毫沒有減損一分美貌。

她像綻放的花朵一樣、向著夏爾微笑。

バトージョ

「啊...你終於回來了。我一直、一直都在等著你。你真是壞孩子啊。但沒關係，因為你已經回來

了。果然...你也是愛著我的吧？我好開心。以後我們會一直在一起。永遠一直在一起。所以，

快點...到我這邊來，好嗎？」

夏爾

「別過來！！」

對於將手伸向自己的疑似餌，夏爾發出了與悲鳴相去不遠、明確的拒絕。

雖然布偶裝的表情不會改變，但對於野獸們來說，他們也能明確感受到夏爾的恐懼。

夏爾一邊後退，一邊退到了野獸的身邊。

頓時，疑似餌的表情變得失去了冷靜。

バトージョ

「你為什麼要說這麼傷人的話呢？難道你撒謊了嗎？還是說，是旁邊的那個傢伙不好？是

吧！？肯定是這樣！我馬上就把你從那邊帶回來。再等一下！然後，我會讓你羽化的！！！」

バトージョ佈滿髒污的本體即便虛弱得步履蹣跚，翅膀上也佈滿了孔洞，也仍然支起本來只是

用絲線來操縱你似餌的身子。然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バトージョ的復眼鎖定著野獸，即便已

經滿身是傷，失去了理智，但卻無法否認那本質依舊是種可怕的生物。它無視自己殘命不多的

現實，對你們毫不留情，絕對是種威脅。

試練：擊敗バトージョ

能力：【暴虐】

難度：2
波亂預言

〈預言：バトージョ的絲線奪走了你身體的一部分〉

〈預言：夏爾失去了記憶，對你的事情也一無所知〉

〈預言：永遠失去了吃掉他靈魂的機會〉

在野獸的力量之下，バトージョ跌倒在地。

本來就已經虛弱至極，這番亂來之後她的生命即將燃盡。已經沒有挪動自己身軀的力氣，只是

朝著夏爾伸出了唯一一條仍然完好的腳。

夏爾看著這一切，忍耐住了恐怖、走到バトージョ的身邊。

「對不起，我不能和你一起走。」

「但是，謝謝你在這裡等我。唯一知道我的你等在這裡。」

「再見。」

バトージョ靜靜地斷氣。



與此同時，保護著夏爾的某種東西斷裂了。那套服裝雖然非常堅固的，但已經不再是絕對無法

破壞的東西了。憑藉野獸的力量也許可以撕裂它。

「我們回去吧。」

「啊...欸？」

夏爾本來想邁出腳步，突然他的力量像是被全數抽走一樣，膝蓋一軟，摔倒在地。

作為以人靈魂為食的野獸，你理解到了──夏爾的靈魂，那本不受時光消耗的純粹靈魂，正因

為失去保護而逐漸消散。

場景7「脫兔的終末為兔、抑或是？」
概要：野獸決定夏爾的結局

舞台：暗之森的花海

身著兔子的服裝、倒在花海中。

夏爾在幾次支起身子又跌落在地後，還是放棄了站起來的嘗試。

對自己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大概也有所察覺。

夏爾

「這、這個情況真的很糟糕，對吧？」

「安吉拉說過，我是繭、還有バトージョ提到的羽化。那是不是意味著，我會變成不再是人類的

存在？」

「就差一點點了......」
「那個，你能不能現在就可以吃掉我？」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能吃掉我。」

「幸運的是，作為最後看到的風景、還不算太差。」

夏爾只能保持一段短暫的清醒，但不久後就陷入昏迷。

現在，結局的決定就交給了野獸。

現在，野獸確實可以吞噬夏爾的靈魂。

儘管時間不多，但現在他的靈魂仍然是純粹的人類。實現一開始所預言的結局。

同樣也可以選擇殺掉他。真正的靈魂即使身體死去也不會受損，那他可能還能前往光之主的

身邊、也就是所謂的天堂。也許他會在某一天轉世而來，和野獸再次相見。

如果可以成功地從將他從兔子裝裡剝離出來，那麼也許完全可以將他正確地還原成人類。

但這需要一百萬分的謹慎。繭是為了保護羽化前的身體而建造的。在轉變即將發生的時候，裡

面東西的樣子還無法確定。

這些選擇都是只有人類的靈魂才能夠實現的事情，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請不要忘記這個時間限制。

那麼，如果靈魂被損害，會發生什麼呢？

如果儀式成功，可能會變成鹿角兔或者バトージョ，甚至是其他種類的野獸。

如果失敗了，正常情況下應該是變成精靈。但也可能是其他一些未知的東西。

現在，野獸該怎麼做呢？

如果所有的預言都實現了，故事的結局已經充分講述完畢，那麼這個故事就宣告結束。



劇本就到這裡結束了。希望您和您的朋友們享受這段冒險故事！

如果有其他問題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隨時告訴我。


